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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选机器失灵时

AI 给教育带来的不是技术冲击,而是一次"功能裸露"
王 德 生  著  ·  德 麦 国 际  ·  二 〇 二 六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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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百年搭起来的教育机器,
被 AI 底朝天翻给你看——
它除了能造一组用来排序的分数,
已经不大会做别的事了。

教育系统面对 AI 的反应,呈现出一种奇怪的焦灼。一面是技术乐观主义:AI 将实现个性化学
习,解放教师,让因材施教从理想变为现实。另一面是制度性恐慌:各校紧急更新学术诚信条例,教
师被要求学习  AI  检测工具,考试形式被连夜重新设计。这两种反应看似对立,实则共享同一个从
不被言明的预设——我们得赶紧把那个被  AI  踢烂了的等式修好:"分数"必须继续等于"能力",否则
筛选机器就转不下去了。

这个预设之所以从不被质疑,是因为它背后站着一整部教育制度史。近两个世纪里,教育系统
已把自己建成一台巨型筛选机器。它的核心功能不是培育——那只是它讲给自己听的故事——而
是通过一系列标准化评价,把人群区分为不同等级,并将等级与社会位置严密挂钩。AI  提出的正是
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一套体系的核心功能就是批量筛选人,而那套筛选工具突然被一种人人用得起
的机器轻松瓦解,这套体系接下来靠什么证明自己的存在?

本文将论证,AI  给教育带来的不是一次"技术冲击",而是一次功能裸露——它把教育机器底朝
天翻给你看,让你清清楚楚看见,这台机器除了能制造一组用来筛选人的分数,已经不大会做别的事
了。而要理解这种裸露何以致命,必须回到筛选机器自身的发生史:是什么力量、在什么节点、通
过什么中介,把"筛选"从"培养的辅助手段"推到了"培养的替代品"的位置。

它切开的,是既有理论装不下的哪一面

"筛选压倒培养"这个判断,很容易被归入两条经典脉络。一条是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学校通
过看似中立的评价,实为统治阶级文化资本的合法化,完成阶层的再生产。另一条是柯林斯的"文凭
社会":教育膨胀源于阶层竞争驱动的文凭通胀,主要功能是提供进入特权阶层的通货,而非传授实
用技能。二者都锐利地揭示了筛选如何压倒培育。那么本文的"功能裸露",究竟切开了它们装不下
的哪一面?

区别在视角的方向。布迪厄和柯林斯做的,本质上是一种横向的结构功能分析——在给定的社
会结构中,教育实际执行的功能是什么。这极其锐利,但它把"筛选如何压倒培育"处理成了一个已
经完成、可反复指认的静态事实。本文要做的是纵向的发生追踪:筛选机器的代理指标——分数
——不是一开始就凌驾于培育之上,它是怎样从"描述学习的工具"一步步变成"定义学习的权力"的?
AI  的特殊作用在于:它击穿的不是筛选的"功能",而是筛选的"代理指标"——那个维系整个装置运
转的符号等式。当分数等于能力的等式断裂,这不是阶层复制功能的失败(它仍在运转),而是筛选
机器赖以自我证明的那层符号皮,被一把扯掉了。这就是"功能裸露"切出的新辨别面:不是"筛选替
代了培养"这个事实,而是"筛选突然失去了合法性外衣"这一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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吞噬的生成史:标准化评价如何从工具变成主人

教育本来不是一台筛选机器。在前工业社会的漫长历史中,教育的原型是"手工作坊"式的师徒
制:学徒在真实劳作场景里学习,"教"和"评"是同一个过程的两面——师傅看着徒弟干活,随时纠偏。
评价不需要标准化,也不需要量化:一个人学没学到家,成品会说话。这种教评一体意味着一个关键
事实:在教育的原初形态中,评价是服务于培养的手段,它没有独立的制度生命。

工业革命把这一切连根拔了。到二十世纪初,评价发生了第一次质变——这不是"工业时代的
必然",而是四股具体力量数十年互相校准、层层加固的产物。第一股来自心理学:智力测验运动向
社会展示了一种全新的人口管理技术——用一个可量化、可比较的数字对大规模人群快速排序。
第二股来自管理科学:泰勒的效率崇拜溢出工厂,选择题因评分高效而迅速普及,作文口试等"高成
本"方式被边缘化;标准化的初衷是更高效地服务教育,但"高效"本身很快变成了目标。第三股、也
是最被忽视的一股,来自人力资本理论:当教育被整个社会接受为一种"投资",评价就从"判断一个人
学到了什么"变成"判断一个人值多少钱"——而"值多少钱"要求可比性,要求把所有人放到同一条数
轴上。第四股是政治的:标准化考试被赋予了"公平"叙事——面对赤裸裸的裙带与特权,一张匿名的
试卷确实是进步;但"公平"这个概念被缓慢窄化了,它不再首先意味着"每个人都能充分发展潜能的
机会",而是"每个人都在同一条尺子前被测量"。

值得停下来看清这次质变的深层结构。所谓"分数等于能力",做的其实是一件事:把一个学生
一整段漫长的、充满试错与徘徊的学习过程,压缩成一个可以清点、可以比较的符号,然后用这个
符号来代表那整段过程。这本是一种不得已的简化——任何大规模评价都需要某种简化。但危险
在于,当这个符号被使用了几十年,它不再仅仅"代表"那段过程,而是反过来替代了它:人们不再追
问"这个人经历了怎样的成长",只追问"他考了多少分"。教育因此长出了一个极其丰饶、却悄悄停
止发育的符号层——分数、排名、证书堆积如山,而它们本应指向的那段真实成长,在这套符号的
丰饶里被遮蔽了。这种停滞是看不见的,恰恰因为它被符号的繁荣所掩盖。

一位教师被锁住的瞬间

一位语文教师教了十二年书。某个星期三上午,她正带学生读《故乡》,一个学生突然举
手:"老师,闰土叫'老爷'那一段,作者到底想说什么?为什么小时候没有这个隔阂,长大了就有了?"这
是一个真正的问题,没有标准答案,通向阶级、记忆、成长与失落。教师心里很清楚,这恰恰是文学
教育应有的时刻。但她没有展开——她没有时间展开。这节课的进度表规定她必须在四十分钟内
讲完"场景描写的作用",那是期中考试的必考点;她的学校去年本科上线率百分之四十三,今年目标
百分之四十八,她的绩效、职称、面子都跟那个数字挂着钩。于是她说:"这个问题很好,我们课后
有时间再讨论。"然后翻到下一页。学生没有再追问,课后也没人来。学生学会了那个信号——"这
个不考",就是"这不重要";她也学会了自己的权衡——先保住进度,良心可以等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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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一个"坏教师"的故事。她被锁住的那个瞬间,恰恰是她看见了真正教育可能性的瞬间。
她不是在"选择"不回应,而是在一套早已预设好的制度参数下,做出了一个被结构锁定的决策。那
个参数就叫"筛选压倒培养"。这台机器的运转不需要她的同意,只需要她的配合。而在当代中国,
以高考为核心的评价体系,是这台机器最极致的具象化——它最初是服务于培养的(考试内容引导
教学方向),质变发生在八十年代以后:公平诉求把标准化推到最高、命题技术把区分度精确化到
考"识别出题人意图的速度"、教育内卷把"刷题"变成压倒性方法论。至此,高考评价的就不再是"掌
握了什么知识与思维",而主要是"在多大程度上被成功训练成一台高效的应试机器"。筛选吞噬培
养,完成了它的逻辑闭环。

三次收编,机制各不相同

过去四十年,技术曾三次以"颠覆教育"的承诺进入这场困局,结果出奇一致:不仅没松动筛选机
器的根基,反而使其更牢固。但"收编"不是一个可以笼统使用的口袋词——三次收编的机制各不相
同,不拆开它们,就会误以为"技术从未改变教育"是一种命定的循环。个人电脑被收编,靠的是"课程
制度"这道防火墙:它被安插成一门"信息技术课",纳入会考,学生像背历史年代一样背操作系统版本
号。互联网被收编,靠的是"教学控制策略"这个缓存区:面对信息泛滥,学校不是教学生筛选批判,而
是更严格地圈定权威材料、"把手机收起来"——因为在考试已严重挤压教学时间的条件下,教师没
有制度空间去教那些"不考"的能力。慕课被收编,靠的是用户结构对不平等的忠实复刻:获益最多
的不是缺乏资源的人,而是本就有很强自学能力的中产。

三次冲击,三次收编,收编机制各不相同——这说明"收编"不是筛选机器的神秘免疫力,而是一
套分层次、有程序的制度回应:课程制度是防火墙,教学控制是缓存区,用户结构是社会不平等的镜
像。看清了层次就会发现:每一次冲击都逼近过机器的关键部位,只是没击中最核心的那根轴。然
后 AI 来了。AI 不是来冲击防火墙、缓存区、用户结构的——它来冲击代理指标本身。

AI 的致命一击:当代理指标被掏空

过去,学生要拿到一个高分,总得自己做点什么:刷题要花时间,写作文要动脑子。这条路再窄,
它至少保留着一条脆弱的因果链——一个分数背后,或多或少有这个人真实的能力痕迹。生成式
AI  把这条链剪断了:任何一个有手机的学生,几秒钟就能生成一篇足以乱真、无法被查重检测的课
程论文。这是"作弊"概念在技术层面的质变:它不再是规则边界内的偶发越轨,而是规则体系赖以
运行的底层假设被直接掏空。

王琳(化名)是一所普通高校社会学专业的大三学生。期末要写一篇三千字论文,分析"寒门难
出贵子"。她不是不会写——大二写外卖骑手研究综述得了八十七分。但那门课老师给了详细评分
标准、两周周期、课上示范了如何建立文献对话;而这门社会分层课,老师只在开学发了一份大纲,
之后再没提论文怎么写,没有分步提交、没有初稿反馈。她打开  AI,反复调了四十分钟提示词,删

S D E  教 育 专 栏

— 5 —



掉一句"过于博士化的句子",加了个老师课上随口提过的案例。交上去后没有下文——老师没说这
是不是 AI 写的,她也不知道为什么得了八十四分而不是七十五或九十二。整个课程就像一台输入
输出机器:学生提交文本,机器返回分数。交换的介质是"文本",不是"学习"。

教育系统的反应——禁止、加强检测、回归闭卷——从制度视角看高度理性,但有一个致命困
境:当师生关系从"我相信你在学习"变成"我默认你可能在作弊,我需要技术手段来验证你的清白",
教育中最珍贵的那层信任,已经先于任何检测结果而死亡了。AI  没有摧毁教育,它只是让我们看
到:我们在绝大多数时间里,并不是在培育人,而是在用一套日益精密的方法,生产一组用来排序的
数字。

出路:从可比的分数,到可验证的成长

如果困境的根源在于一个不靠谱的代理指标被赋予了过高的社会权重,那么走出困境的唯一
方向就是:逐步把教育的核心,从"可比的分数",转向"可验证的成长"。这不是"回归教育的本质"那种
应然口号,而是被旧范式的失败逼出来的出路——当代理指标已被 AI 击穿,旧范式的持续运转已失
去技术前提,新范式的雏形恰恰在裂缝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制度可欲性。

这里有一个必须讲透的结构。人们通常把"退出比较、走向多元评价"当作一种更人性、但也
更奢侈、随时可能被现实拉回的改革姿态。但顺着  AI  击穿代理指标这一事实往下推,会发现"退
出可比性竞赛"根本不是一个可选姿态,而是一个被逼出来的结构终点。推演是这样的:第一步,"可
比"要求把所有人放到同一条数轴上,而"放到同一条数轴上",必须先把每个人一整段学习压缩成一
个可比较的符号(分数)。第二步,AI  做的事,恰恰是让"符号"变得可以零成本伪造。第三步,于是能
够继续锚定筛选的,就只剩下发生过程本身——而发生过程之所以不可伪造,是因为它带着一个内
在一致、无法事后编造的时间结构:初稿、卡壳、失败记录、一次次修改的理由,前后必须逻辑自
洽,你无法在交稿前一夜把它"补"出来。第四步,可是这样的发生过程,本质上是不可比的——每一
段真实成长都是一条独一无二的轨迹,你无法把两条不同的轨迹放到同一把尺子上分高下。

这也顺带交代了新范式为何能抵御"被筛选逻辑再度收编"的老命运——档案袋、表现性评价
实践了几十年却从未动摇标准化,原因正是它们一旦与升学挂钩就被工业化(家长代做、机构优
化)。免疫机制恰恰内建在上面那条推演里:其一,过程性取代结果性——要的不是一本编辑好的作
品集,而是一段带着失败与修改痕迹的完整档案,因为终稿只需"看起来像",过程却需要不可事后编
造的时间结构。其二,主体性取代客观性——学生要在有追问压力的答辩里,解释他的问题如何形
成、失败过几次、下一步想做什么,这份陈述无法由家长代劳。其三,去中心化——让评价不再是
一次大考的裁决,而是多个独立评价者跨时间的交叉认证,操纵一组高度分散的证据集,成本远高于
操纵一次考试。至于最尖锐的公平之辩——"没有分数,穷人家的孩子怎么跟富人家的孩子拼"——
回应有两层:标准化考试的"公平"本身深嵌阶层偏见(考题的文化预设、家庭的备考资源),它完成的
是公平的仪式,却验证了起跑的优势;而新范式若把核心证据的生产放在学校、在课堂、在教师公

S D E  教 育 专 栏

— 6 —



共指导下完成,家庭背景的比较优势反而被大幅熨平——前提是学校间资源大致均衡,因此评价改
革必须与教育资源再分配捆绑推进,这是一句必要的诚实交代。

被推迟已久的功能清算

把全文收拢:AI  给教育带来的不是一次可以靠技术升级消化的冲击,而是一次结构性的功能裸
露。它暴露了近两个世纪演化中形成的根本矛盾——筛选功能对培养功能的系统性吞噬。这一吞
噬不是某个单一节点由某个单一政策决定的,而是四股历史推力层层加固、被装置锁定的一段发
生史。AI  与前三次冲击的真正不同在于:它不再冲击外围防御工事,而是直接击穿了机器赖以运转
的最核心符号基础——分数与能力之间的因果关联。

旧机器已经不灵了,新系统尚在远处的可能性中。夹在中间的教育,不是被  AI  打垮的,而是被
它照出了自己早已走形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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